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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胜利油田“610”相关人员的公开信：听“党”的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真心信大法   癌症消失


我家住山东东营市,二零零三年患有肺癌的，受尽了折磨。经过学法轮大法和炼功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回想起生病的这段苦日子，至今令我的心发冷。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二零零三年七月查出我的左肺有癌，到医院做了手术，自己认为切除了，就好了。谁知道要化疗，放疗，这样我又住了院。化疗九个疗程，一个疗程是十天，在这段时间里，我饱受了人间的痛苦，不止是身体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煎熬，血压也升了上来；同时经济上也受到很大损失。医生告诉家人，活不了多久了，最多八个月，思想上要有准备。就这样只好出院回家。


回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于二零零四年十月份得遇法轮大法。刚得法时，身体首先发热，体温到三十八度、三十九度，认为得伤风感冒了，当时就吃了退热药。一连几天呕吐不止，一口一口的吐粘痰，次数增加，忽冷忽热。思想上就不相信法了，炼功学法能这样吗？就开始不信。医院什么药都用过，还不如看书炼功？


大法同修们从三公里外来，帮助我，我甚至不理他们,家人也唠叨，我仍然不学，悲观失望，认为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为了避免与家人吵嘴，又开始学法,看《转法轮》知道是大法师父给我净化身体, 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又开始吐，可这次吐的不象痰一样，吐了四天，真的很难受,又失去信心。


有一天，我在翻开《转法轮》看时，我看到了法轮（师父慈悲，不丢下一个有缘人），在七十七页,师父讲“在世间法的修炼过程中，一直在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直到被高能量物质转化……”当时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原来是师父多次的给我净化身体。我也不害怕了，一直吐了四十天。吐了一些黑糊糊的东西，有腥味。从那时到现在(二零零六年八月)一直很好。我要努力学好法，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真相联合调查团”欧洲分团成立 





直接证据显示——


活摘器官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两位加拿大调查员发布的调查报告增补版，加入了更多的直接证据，显示活体摘取法轮


功学员器官遍布全中国。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一名叫安妮的妇女向《大纪元时报》提供线索，她的前夫──一名外科医生二零零三年十月以前，在沈阳苏家屯的一家医院曾亲自（活体）摘取过大约两千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没有一名被摘除眼角膜的法轮功学员幸存，因为他们的其它器官也被摘取，之后，他们的尸体被焚化。新报告中引用了这一证据。


加拿大调查员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上图）表示电话调查中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遍及全国。新报告中加入了调查员打电话给中国医院的更多录音证据，并公布了统计数字。一调查员打电话给全中国各地八十多个医院的移植专科医生，十家医院承认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五家称可以拿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十四家承认器官提供者是“囚犯”（大部分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十家称器官来源是国家机密、不能在电话中透露。


一些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在电话中甚至承认全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做法都是一样的。例如，报告中引用的调查员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打到上海瑞金医院的电话记录：


调查员：你们用的是不是那种活体肾脏？


医生：对。


调查员：我们有个亲戚在沈阳那边的，他说


好象那种肾脏比较用的多，质量好一些吧。就是法轮功的那种，是不是？你也用的这种？


医生：对。


调查员：啊，你们也用的这种。


医生：各地医院都是这样的。


调查员：我知道，就是都是这种法轮功的身体比较好，是吧？


医生：对。


调查报告的新证据还显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移植始终没有停止。◇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到2007年2月16日已有超过1860万 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





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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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二月三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欧洲分团在伦敦中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成立。


目前已有超过四十位欧洲各国的政要和知名人士加入CIPFG欧洲分团，成员包括国会议员、参议员、律师、神职人员、非政府组织主席、医师、作家、新闻记者以及十多个国家的主要企业及政府官员。


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欧洲十几个国家的团体组织及政要支持CIPFG欧洲分团成立的信函。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迈克米兰-斯考特在支持信中说，“中国的军队系统地参与对犯人，特别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屠杀，甚至从活人身上摘取重要的器官，这是鲜为人知的。”


德国国际人权协会在信中说：我们建议国际红十字会与联合国酷刑问题专员一起，立即展开在中国境内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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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灌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很多人还以“跟共产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来告诫别人。那么“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 


中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而是一个以斗争为乐，以战天斗地、整人杀人为乐的黑帮邪教。它根本不讲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它自己最忠实的党徒也无法幸免。 


刘少奇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延安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是四十年代帮助毛泽东打垮政敌的重要助手，文革发动时的国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惨遭迫害三年后悲惨地死去，死时已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 


1955年中共授衔的所谓“十大元帅”，除朱德年事较高、1949年以后不太过问政事、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还有罗荣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个都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幸免。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军事集团”首领，文革发动以后到1971年之间，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时在骨灰盒上写着“王川，男”三个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指控图谋“二月兵变”；贺龙被斗死；林彪政变不成，驾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死后还受到大规模声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革命”最彻底的“红卫兵小将们”，两年后失去利用价值，被骗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一语道破：“青年知识份子上山下乡，等于是变相劳改。”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摧残迫害的群体，有哪个是真正“反党”的呢？ 


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识份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为中共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当年对共产党抱有无限希望，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1956年11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田汉代表文化部授予盖叫天荣誉奖状，并作了《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的发言。盖叫天在致答辞中，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被拖去游街示众时,先被打断了腿，然后又被扔到粪车上游斗。其时已经年近花甲的盖叫天不堪受辱，挣扎着从粪车里爬出来，每次都被暴徒们硬塞回去。名武生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 


作家老舍一直保持紧跟姿态，1949年以后创作了从《龙须沟》、《春华秋实》到《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连串的剧本，为中共政权歌功颂德。1966年8月23日，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被红卫兵揪斗，同时被斗的还有作家萧军、骆宾基、艺术家旬慧生等。他们全部被剃了阴阳头，又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牌子，头上被浇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跪在焚烧戏服、文物、书籍的火堆周围，接受“革命之火”洗礼，同时用道具和铜头皮带抽打。老舍被市文联单独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轮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换来的却是老舍在太平湖自沉。 


八九年的学生打出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对当局是不折不扣的合作和诤谏的态度。学生与民众达成共识，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学生代表甚至手捧请愿书在人民大会堂前长跪不起。5月23日，学生纠察队甚至在天安门把污损毛象的三君子扭送警局。十天后，中共军队血洗天安门。 


在共产党导演的一出出人间闹剧中,有两个片断意味十分深长。 


反右运动中，知识份子为求自保，拼命表现自己的“积极”、“革命”、“靠拢党”，可是指标已经划定，再怎么表现也无济于事。57年10月11日，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大会堂举行批斗青年作家的会，一位作家上台作了一篇有力的批判发言。当他正迈步下台，大厅里响起掌声时，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突然大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相所骗，他也被划为右派份子了！” 


1967年8月5日，刘少奇遭批斗以后，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可叹的是刘少奇直到这时才想起来“宪法”。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搞了那么多运动，迫害死那么多人，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刘少奇难辞其咎。他“听党的话”打击别人的时候不说要维护法律，自己被批斗了才想起宪法来。 


事实告诉人们，凡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都没有好下场。 


文革结束时，在全国军管干部中有17人、警察793人共810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为蒙骗家属给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以隐瞒内幕，杀人灭口。当时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则在追查开始之前就畏罪自杀了。无独有偶，江泽民也曾经通过美国的亲信试探法轮功口风，提出可以像文革一样枪毙一些打死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来偿命，换取法轮功不在国际上起诉他起诉……。


中共行恶，必然假手党员个体，中共垮台以后，为罪行承担后果的也必然是党员个体，就像当年纳粹德国战败，纽伦堡审判的对象是纳粹党徒一样。也就是说，那些“党叫干啥就干啥”，以“执行命令”、“执行公务”为由，帮助中共作恶的人，也将面对法律的制裁和正义的审判。


在此，真心希望胜利油田的赵修成，张成功，董宁，徐庭德，王志强，李存英，王俊美，李翠娥，聂鑫等人，让自己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来主宰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恶党。退出中共，才能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 














